
一次参加朋友组织的饭局，甫
一落座，看到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
先生，约八十岁的模样，但仍精神十
足，看着似乎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
不起在哪里见过。朋友向大家介绍
彼此的身份，当介绍到这位老先生
时说是鄞州区的一位老干部，我记
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我知道
他是谁了。于是，我就对那位老先生
说：“我认识您的，而且是50多年前
就认识您了。”他听我这样说，愣住
了，说这怎么可能，问我是在什么场
合认识他的。

我笑着反问他：“您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是不是在当时的莫枝公社工
作过？您是不是经常去下面的五四
大队检查指导工作？您还记得经常
去五四大队的哪户社员家里吃的派
饭吗？”

我一连串的反问让他陷入了回
忆，只见他低着头，皱着眉，眯着眼，
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
他猛地抬起头来，一拍大腿，大声地
说：“我想起来了，当年我去五四大
队，都是在李家大阿婆家里吃派饭
的。”

听他这么说，我得意地笑了起
来。他顿时醒悟过来，连声对我说：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就是李家大
阿婆的小外孙吧？我还记得你小时
候的模样呢，个头小小的，但很活
泼，脸上的两个酒窝又大又圆，很讨
人喜欢的。”说完又仔细地端详了我
一会儿，说：“你现在脸上的那两个
酒窝还在，这下验明正身了，准确无
误啊。”一桌人听了都哈哈大笑，为
这个奇妙的开场干下了满满的一大
杯……

一
所谓吃派饭，是指上级干部到

生产大队检查、指导或处理相关事
务，到中午饭点时，被临时安排到社
员家里用餐。

吃派饭是特定年代的产物，盛
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农村
没有饭店，大队也不设招待所，更没
有接待经费列支，于是就有了安排
下乡干部去社员家里吃派饭这种做
法。

这简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
既解决了上级干部的用餐问题，也
成为他们了解农民所思所想的一个
重要渠道。

吃派饭大有讲究。安排上级来
人去谁家里吃饭，大队干部必定有
认真而细致的考虑。一般来说，大队
干部不会请上级来人去自己家里吃
派饭，主要是为了避嫌，怕被社员说

有利益输送。所以，他们都会把上级
来人安排到相关的社员家里吃派
饭。

那怎样的社员才有资格承担这
个任务呢？首先是社员本人要愿意
接受，而且政治面貌要好，“五类分
子”肯定不行；其次是主人要热情好
客，懂礼数，会说话；再则是家里环
境及卫生条件要相对较好，人口少
一些。还有，如果女主人饭菜能做得
可口一些，那就更好了。

实际上，大多数社员是愿意让
上级干部来自己家里吃派饭的，因
为这会被大家高看一眼，赢得一个
好口碑，也是一种荣誉。而且，派饭
也不是白吃的，按照不成文的规定，
来吃派饭的干部，饭后都会自觉地
付给主人家两角钱和半斤粮票，而
且生产队还会给记上相应的工分以
示奖励，所以经济上也不会吃亏。当
然，会有一番辛苦。

二
尽管有许多家庭愿意接受吃派

饭的任务，但大队还是决定把我外
婆家列为接待派饭的基本户。当然，
基本户肯定不止一家，但我外婆家
是首选。

其时外婆六十岁上下，说话做
事利索，一头乌发梳得整整齐齐，腰
上围一块靛蓝色的大围裙，看上去
清清爽爽，人称李家大阿婆。外婆家
住房宽敞，拾掇得很是整洁，看着就
舒服。大队与她商量，想将上级来人
安排到她家吃派饭，她痛快地答应
了。

从此以后，就经常有上级来人
到外婆家吃派饭了。通常的情况是
这样的，一大早，大队会计会先过来
与外婆打个招呼，说今天中午有人
要上门吃派饭，让外婆有所准备。

接到任务，外婆就开始忙碌起
来，先是归置家里的杂物，然后用碱
水将抹布泡干净，把灶台和放在中
堂的八仙桌擦拭得一尘不染。

派饭档次没有硬性规定，原则
上是主人吃什么，客人就吃什么，不
用特别加菜，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四
菜一汤，米饭管饱。但外婆好客，一
般会做六个菜。菜是家常菜，但外婆
厨艺好，比如她做一盘再平常不过
的香干丝炒芹菜，也能让客人们吃
出不一样的味道，以至留下深刻记
忆。那天饭局上与我把酒言欢的老
干部，回忆起我外婆的厨艺时仍赞
不绝口，说我外婆做的葱烤小鲫鱼，
那个咸辣和鲜香的滋味似乎仍留在
味蕾里；那盆普普通通的咸齑卤烤
田螺，也让他吃出五香茶叶蛋的味
道来。

三
好了，现在到了中午饭点了，来

吃派饭的干部在大队书记的陪同下
向外婆家走来，我的脑子里始终记
得这样一个场景：大队书记走在前

面，干部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那干
部上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不系一
个钮扣，脚上穿的是解放鞋，自行车
车把上挂着一顶大檐草帽,一副风
尘仆仆的模样。到了家门口，书记先
喊一声：“大阿婆，客人到了。”

外婆闻声从屋里走出来，先递
给客人一个和善的笑容，然后说一
句：“哦，工作同志来了？快请进来。”
干部也客气地回一句：“大阿婆，麻
烦您了。”然后把自行车支在门口，
走进门，在八仙桌边坐下来。陪同进
屋的书记回去了，这是规矩，那时是
不作兴陪饭的。

外婆从厨房里盛出满满的一碗
白米饭递到客人手中，随口说一句：

“下饭呒告（宁波话是菜没有或者不
好的意思），饭要吃饱哦。”客人也要
客气一句：“啊哟，大阿婆下饭弄介
许多，我难为情煞了。”说着就吃了
起来。

为了让客人吃好，不受拘束或
干扰，客人吃饭时，外婆会把我和舅
舅支使出去，等客人吃完饭再回家
来吃饭。调皮的我乘机偷偷地把客
人的自行车推到村口的大晒场里，
把右脚伸进三角档大秀车技，让那
些不会骑车的小伙伴为之眼痒。

而客人吃饭的时候，外婆手里
捏着一块揩布在灶间东拭拭西抹
抹，时不时在中堂出现一下，眼睛的
余光瞄一瞄客人手中的饭碗，见客
人碗里的饭剩下一点点时，就走过
去要帮客人添饭，客人总是说够了
够了。外婆说：“一碗饭怎么能饱？再
吃一碗。”说着硬是从客人手中夺过
饭碗，又去厨房里盛来满满的一碗。
客人忙说太多了太多了，外婆说：

“要的要的，您慢慢吃哦，菜多吃一
点。”然后走出门来，到村口的大晒
场来找疯玩的我，估摸着客人该吃
完了，就领我回家，顺便把还在后墙
门外自留地上忙碌的舅舅叫上。

走回家时，客人正好吃完饭，外
婆又端出一脸盆热水，拿出专门让
客人用的大毛巾，请客人洗把脸擦
下手。心满意足的客人这时候容光
焕发，一边向外婆道谢，说：“大阿婆
做的饭菜真好吃，我都吃撑了。”一
边从口袋里摸出两角钱和半斤粮
票，放在桌上。外婆笑笑说：“以后你
再来吃哦。”然后就收下了这些钱和
粮票。这也是规矩，如果不收，就等
于是暗示客人以后不要再来了。

客人走后，我看桌上的菜还剩
很多，尤其是好一点的菜，没动过几
筷。我知道，这不是外婆做的菜不好
吃，而是客人“做忌”，很“识相”，知
道要把菜留给主人吃，哈哈，正好让
我大快朵颐。所以，我住在外婆家的
那些日子，天天盼着有客人来吃派
饭。

在我的印象中，上级干部来大
队检查指导工作也是有季节性的，
一般情况下，每年三月底开始春耕
的时节，来的干部无论是人数还是
次数都比较多，还有就是“双抢”的
时候。平时，也偶尔有干部来，但大

多是公社植保员、农机推广员或卫
生防疫人员等，他们也常常被安排
到我外婆家吃派饭，有时是一个人，
有时有三五个。但无论是什么级别
的干部来吃派饭，不管来的是张书
记、王主任还是朱技术员，我外婆都
一视同仁，都叫他们“工作同志”，饭
菜数量不减，质量不降。正因为如
此，大家都愿意到我外婆家吃派饭。

四
在我的记忆中，关于派饭最辉

煌的一章，非1972年莫属。这年的
秋收冬种结束后，当时的鄞县文宣
队（今鄞州越剧团前身）要来五四大
队演出正流行的革命样板戏的折子
戏了，这对小小的五四大队来说是
一件文化盛事啊。整个演出活动历
时两天，第一天来的是剧务人员，他
们在李家祠堂搭台置景，忙得不亦
乐乎，晚上就打地铺睡在自己搭起
的戏台上。第二天上午，演员坐大卡
车来了，一到就开始走台，排练，一
点不得空，中午就被分散安顿在许
多社员家里吃派饭。由于我外婆家
已经成了上级来人吃派饭的“堡垒
户”，所以，大队把四位女主演的中
饭和晚饭都派到了我外婆家。大队
书记特意跑过来对我外婆说：“要高
标准接待好这四位贵宾，让她们吃
得满意，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在晚上
演得出彩。”

我外婆叫舅舅去莫枝供销社买
来鱼肉及各种新鲜蔬菜，然后开始
精心准备。午饭时，四位女主演来
了，她们坐在八仙桌的四边，边享用
我外婆烹煮的美味佳肴，边议论晚
上的演出安排。

四位女主演来我外婆家吃派
饭，那是多大的面子啊，我兴奋地奔
进奔出，招呼小伙伴过来看她们吃
饭。我的大呼小叫吸引了主演们的
注意，其中一位问我叫什么名字，还
问我会不会唱歌。我说当然会啊，然
后站在她们面前大方地唱了一段刚
学会的李玉和的唱段《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大家连声说唱得好 。

午饭后，主演们都去祠堂里化
妆了，我外婆收拾完剩菜、碗筷，接
着又忙碌起主演们的晚饭来。天还
没黑的时候，四位主演带着妆、穿着
戏服走进了我外婆家，此时此刻，她
们变成了今天晚上的阿庆嫂、沙奶
奶、李铁梅和小常宝。由于带着妆，
她们都不敢张大嘴巴吃饭，更不敢
喝汤，惟恐弄脏妆容。那天晚上，文
宣队的演出十分成功，几位主演表
演得特别卖力，我想，这一定与她们
在我外婆家吃得满意有关吧。

吃派饭这种做法消失于上世纪
七十年代中期。为什么消失了？它是
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走
进了历史的深处，成为人们记忆中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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